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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陶瓷工艺中的数字及其哲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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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传统陶瓷工艺中存在着许多与数字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陶瓷生产制作工艺技术的反映，是陶瓷生产、经营、

营销、消费的反映，折射着深刻的文化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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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a large amou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eramic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reflects the technology of 
ceramic production, the ceramic production, management, marketing, consumption, and cultural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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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就尤为重视数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

用。人们不仅利用数字发展、考证生产，而且还

将它引入生活，寄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求福

祉，甚至将之与谶纬神学联系起来。诸如“一帆风

顺”、“事不过三”、“六六大顺”、“九九归一”、

“十全十美”这些与数字相关的词汇，各有内容所

属，但绝大多数属于朴素方法论。例如，“事不过

三”，意为做任何事情，尝试三次之后，如果不能

成功的话，以后虽努力为之，也不会再有成功的可

能了。久而久之，这种朴素方法论成为生产和生活

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传统陶瓷工艺中，不仅存在大量的数字及其

组合信息，而且，这些数字信息在生产、经营、销

售及消费中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1  传统陶瓷中的数字及其存在形式

      在陶瓷文化史上，从陶器出现之日起，数字便

存在于陶生产及其工艺技术的演变过程中，尽管还

处于一种隐现状态。

1.1  宏观形式的数字

      在陶瓷领域，数字首先是以宏观状态展示的。

在陶瓷生产发展过程中，从矿石采掘到材料配制、

练泥、成型，以及装饰和烧成等，成为一个较为稳

定的工艺流程。对之，人们通常用“七十二道工

序”来概括制作陶瓷器的工艺过程。同样，各地窑

场采用多种材料配制陶瓷坯料、釉料及其他装饰

材料，使得陶瓷制品的材料构成由单一走向丰富，

不仅丰富了陶瓷制品品种，也提升了陶瓷制品的

质量。例如，进入元代，景德镇制瓷采用“瓷石加

高岭土”的“二元制”配方，显然比单一性配方更

好。在陶瓷烧成工艺方面，陶瓷工匠发现：采用二

次烧成，可以提高陶瓷产品的成品率，于是，二次

烧成也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工艺技术。另外，早在

唐代，陶瓷工匠就开始利用多种发色剂，使釉料的

色彩更加丰富多彩。唐三彩便是这种技术的体现，

代表了唐代制陶水平，也是中国古代陶器发展的里

程碑。所谓唐三彩，“它是一种低温釉陶器，用白

色粘土作胎，用含铜、铁、钴、锰等元素的矿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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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料的着色剂，在釉里加入很多的炼铅熔渣和釉灰

作助溶剂，经过约800 ℃的温度烧制而成。釉色呈

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色

彩。人们称为唐三彩，其实是一种多彩陶器。”在

此，唐三彩还同样具有特定的烧成温度及烧成次

数，这也是由具体数字展示与构成的。

     另外，在中国传统陶瓷的生产技术构成、产品

贸易，以及陶瓷文化传播中，也存在着用数字来表

形达意的俗语，例如，“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

走”，高度概括景德镇瓷器制作技术是由各地制瓷

工艺技术凝聚而成，它所生产的陶瓷产品总是以商

品的形式向四面八方输出。

      总之，与诸多其他事物一样，在陶瓷生产、管

理、经销及消费中，存在着许多与数字相关的信

息，这些数字信息既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又有丰富

多彩的内容，还折射着深刻的文化语义。

1.2  微观形式的数字

      陶瓷材料及烧成工艺中的数字，因量的多少决

定着陶瓷制品的物理性能和外观形象，决定着陶瓷

产品的价值。

      经过科学考古及化学测定可知，古人使用各种

黏土、瓷土等硅酸盐矿物制作传统陶瓷。例如，

科学检测商周时期原始瓷胎的化学组成可知，其中

二氧化硅占76.38%，氧化铝占14.91%，氧化铁占

2.27%，氧化钛占0.91%，氧化钙占0.67%，氧化镁

占0.67%，氧化钾占2.06%，氧化钠占0.79%，氧化

锌占0.09%。所有陶瓷器采用的硅酸盐矿物均有固

定的化学组成，并决定着陶瓷器的物理性质。此

外，材料转化成陶瓷器，传达出与烧成温度相关

的数字信息，“新石器时代的穴窑只能烧到800-

1000 ℃，这类窑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沿用了近五千

年之久。一直到新石器晚期和商代早期改进了窑炉

结构，烧成温度才能达到1200 ℃，这个温度是根

据瓷片的烧成温度测定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高

温窑，即使采用瓷石制胎，也不可能达到致密化。

如果没有这样的窑，原始瓷釉的发明在当时也不可

能实现。”显然，烧成温度，在陶瓷生产中成为必

要的条件，十分明确地说，任何陶瓷产品都有自身

特定的烧成温度。

      陶瓷材料中某些决定陶瓷基质的因素亦值得重

视及研究，其中包含着一定的数字信息。例如，宋

代建窑黑瓷的铁含量及其烧成温度，直接影响乃至

决定着油滴、兔毫盏的质。“兔毫盏的胎中氧化铁

含量高达9%以上，在高温时胎中部分铁质会熔入

釉中，这对兔毫的形成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换

言之，胎中氧化铁含量高，足可以弥补釉中氧化铁

含量的不足。

      因此，在陶瓷工艺中，这些数字是确定的，数

量的多寡直接影响着陶瓷的化学和物理性能，毋庸

讳言，材料的化学组成与陶瓷烧成温度，在数量上

的变化直接决定着陶瓷制品的质。

2   有意识、成规律的数字构成

      将陶瓷自然状态中存在的数量及其比例转化人

工状态下的数比，在陶瓷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及

认识过程。

      陶瓷中的数字及其存在，既属于自然状态—陶

瓷材料来源于硅酸盐矿物，而硅酸盐矿物自然地

存在于各地，并在质和量上是不同的，也属于人工

状态—陶瓷制品所用的坯料、釉料及各种装饰材料

等，均是经人工配制而成。人有意识地利用硅酸盐

矿物，经过计算之后形成合理的配方，成为制作陶

瓷的工艺技术标准。不论是硅酸盐矿物，还是陶瓷

材料合理的配方，都包含了特定的数字构成。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陶瓷生产主体逐渐认识到以数字

为基础的陶瓷生产制作工艺，在材料选择及配方、

材料制作工艺、成型工艺，以及烧成工艺上均采用

最恰当的数字比，并使之成为生产制作陶瓷的方式

和方法。在陶瓷材料中，各种硅酸盐矿物的化学组

成，体现在具体数字上，构成陶瓷材料及其工艺性

能的基础。例如，明代德化窑白瓷，材料中二氧

化硅含量高达70%以上，这是构建陶瓷坯体的主要

工艺条件，但是，该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以

上，而氧化钾在熔融之后的流动直接威胁到陶瓷胎

体的组织结构，甚至破坏其结构。于是，有效控制

二氧化硅和氧化钾的数比，便成为德化窑传统白瓷

生产制作的重要工艺问题。

      陶瓷生产及其文化表达也通过数字体现。自唐

代出现三彩陶器以来，陶瓷生产工艺经历了宋、

元、明的洗礼，色彩及其工艺更加成熟与完善。康

熙时期出现了“五彩”，具体而言，一是康熙时

期的“青花五彩”，“康熙青花纯蓝鲜艳色泽的烧

制成功，体现了景德镇陶瓷工匠长期技术积累的结

果。康熙青花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层次分明。

明代青花器，特别是正德以前青花的色泽往往也有

浓淡不同的层次，但这是在用较小毛笔涂抹青料时

由笔触自然造成的效果，即使有一些分色层次，色

调也不多。康熙青花器则完全由工匠们成熟地运用

更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不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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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次的色调。同一种青料由于它的浓淡不同，形

成了色彩上不同的感受，甚至一笔中也能分出不同

的浓淡笔韵。康熙青花瓷器有‘青花五彩’之誉，

也就是指的这个特点。”二是古彩，也就是康熙五

彩。之所以称为康熙五彩，主要体现在釉上蓝彩和

黑彩的烧成工艺上。康熙以前，瓷器的蓝彩和黑

瓷，属于釉下彩的工艺范畴，尤其蓝彩，实际上就

是青花。康熙五彩从工艺上得到了完全统一，它不

仅改变了明代釉下和釉上相结合的五彩之工艺传

统，而且能够使绘制者直接利用绘画技术及技法进

行绘制，增强了绘画的艺术效果。另外，康熙五彩

已经不局限于五种色彩，而是形成了“红、黄、

蓝、紫、黑、金等若干种”色彩。为了增加色彩的

丰富性，或者为了丰富该项装饰技术下瓷器的品

种，“康熙五彩除了用白地彩绘外，尚有各种色地

彩绘，如黄、绿、黑地及米色地等。”由此可见，

康熙五彩仅仅是一个陶瓷装饰的词汇，是陶瓷装饰

的一个泛称，但是，无论怎样，数字在其中的作用

及语义，是不可低估的。为了达到有意识有目的的

生产与制作，康熙时期，瓷工采用黄、绿、紫等

色而不用红色彩绘而成瓷器，称为“素三彩”。

显而易见，素三彩瓷器的功能及文化语义，与加

红色之后所产生的五彩瓷器相比，是不同的。众所周

知，大清帝国以孝道治天下，在祭祀文化中既崇拜天

地，又敬重祖宗，甚至还信奉佛教、道教等宗教。于

是，陶瓷生产与制作便从中获得设计与制作及使用的

各种规范，“素三彩”主要用于各种祭祀文化活动。

      总之，从无意识的、不自觉地利用数字到有意

识进行数理规划，中国传统陶瓷业开始熟练地运用

数理规律为自身服务。

3   数理贯穿并指导着陶瓷生产及其文
化运作的全过程

      在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构成中，工匠意识与行

为表现，主要体现在以陶瓷为物质媒介的造物中。

工匠百折不挠地追求造物的完美，既是造物的一般

思维及行为方式，又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朴素方法

论。这一方法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甚至指导

着陶瓷生产实践。

3.1  陶瓷造物伊始，在不自觉的状态中，古人便无

意识地引入了数字因素，并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

       制陶出现以前，古人利用单纯一种物质造物以

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例如，木器、石器及其他植

物的造物等。制陶活动伊始，便利用黏土、水及火

等进行造物活动。人类逐渐突破了简单的孤立的

“一”，由“一”逐渐推进到“二”、“三”物，

乃至“万”物。

3.2  随着陶瓷生产的发展，陶瓷生产中对于数量变

化的这种无意识状态逐渐转化成有意为之的状态。

      在陶瓷生产过程中，材料逐渐丰富的同时，烧

成温度也逐渐提高，从露天烧成到封窑烧成，再到

横穴窑、竖穴窑，直至龙窑的出现，窑炉在结构、

大小上的变化，直接影响到窑温，为陶瓷制品的烧

成做技术的准备。与以前封窑相比，商周时期出现

了由窑室、火膛、火门、窑箅等“四”部分组成的

窑炉，这种在数量上细化窑炉的做法，直接影响陶

器的烧成，进而提高陶器的质量。古代陶工为了某

种生产目的，总是在数量上或增加，或减少烧陶窑

炉的尺寸，旨在达到预想的生产目的。为了增加烧

成温度，陶工有意识地将“火膛加高可以多容纳采

草以增加火力，而箅孔虽有所减少，但箅孔径加大

了，可以使火膛的强大火力集中进入窑室，以提高

陶器的烧成温度。”

3.3  数量多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陶瓷制作的质量，

直接决定着陶瓷生产工艺的变革，甚至影响到生产

总量。

      战国、秦汉时期，烧制陶瓷的窑炉逐渐变化成

“龙窑”，龙窑的显著特点是装烧量较大，产量

高。另外，龙窑的较长、较大的窑室可以提供稳定

的窑温，这是保证烧制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

      此外，人们有意识地细化生产的工艺流程，分

为采矿、材料配制及制作、陶瓷产品成型、施釉

与装饰、干燥及烧成等。实践表明，陶瓷生产工艺

过程在数量上的划分及其有效衔接，直接影响到陶

瓷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而言，工艺划分越细，

陶瓷制品的产量和质量越有保障。由此可见，一方

面，陶瓷数理因素受到陶瓷生产实践的制约；另

一方面，陶瓷数理方法论又直接指导着陶瓷生产实

践。生产环节的增多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反之

成本相对降低。例如，在青花瓷制作中，坯体分水

与绘制，既可以分成两个环节，又可以合并为一个

环节，这种分合需要根据产量需要来决定，量大时

可以一分为二，反之，便可以合二为一。

3.4  数字体系贯穿于陶瓷生产全过程，使陶瓷生

产、经营管理及产品销售和消费等得以更加理性地

展开。

      从传统陶瓷文化看来，陶瓷数理方法论，既包

括矿产、材料、各种材料的工艺制作及其性能、造

型技术、装饰及烧成等，又包括陶瓷生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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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销、消费等，综合形成了一个以数理为基准

的创造方式及方法，对于陶瓷文化创意具有从宏观

到微观层面的指导作用。例如，陶瓷产品受各种物

质的量规定，产量的多少由材料量的多少、劳动量

投入的多少、决定；市场需要量决定着生产产品的

量，销量多少又决定生产产品的量。因此，数理贯

穿了陶瓷生产与消费的始终。

       总之，随着陶瓷生产实践的不断深入及其经验

的日积月累，中国传统陶瓷生产最终形成了对于数

字所代表的陶瓷工艺的认识、利用，直至成为一整

套以数理为基础的工艺理论——不论它是有意识，

还是无意识的，总是规划了陶瓷及其文化发展的工

艺基础，或者说，它以传统陶瓷制作及其文化运作

的基本方法论存在，并在真正意义上指导着陶瓷生

产及其文化运作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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